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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作为西安简称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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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在梳理古代雍州历史沿革的基础上，结合现今西安市的地理区位与国家政策层面的战

略预期，探讨了雍州与西安在政治地位、地理区位等方面的耦合度;同时，参考“雍”字的字义、唐长

安城的平面布局、当前西安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和拓展水域环境的举措等因素，认为“雍”作为西安

的简称，有较大程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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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作为传说中的上古地理区划，对中国地域

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雍州作为九州之一［1］，其地

域在历史时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迁，但主流基本

稳定在中国西北区域，尤其是西安一带。入元之后，

它被政区体制弃用。时至今日，“雍州”一词除拘泥

于学人的研究对象
［2-3］
之内，仅或多或少地被陕西省

凤翔县用于自指。西安的简称，社会各界曾有过数

次讨论，冠之以“镐”、“沣”等字，但争议很大，终无

定论。在今天西部大开发、建设大西安等政策和弘

扬地域文化、发展旅游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千年

帝都、西北重镇的西安，赋予其一个合适的简称无疑

是必须的、迫切的。

一、历史时期的雍州

区划天下的九州说是在春秋时出现的，但彼时

只是一个虚浮的观念，9 个州的具体地位和名称是

战国时期提出并划定的
［4］。由此推断，“雍州”在先

秦史籍中的地域区划与名称，应为后人托古而设。

即便如此，9 个州的名称、区位逐渐被后人接受和使

用。依据先秦史籍对“雍州”的大致定位，它基本相

当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的全部或大部以及周边地

区。而《清史稿》言“西藏，《禹贡》雍州之域”［5］，则

属于再后之人的盲目附会了。

(一)秦汉时期的雍州

秦、西汉时期，“雍州”作为理想化的区域逐渐

向实体政区转化。《汉书》卷 1 云:“(汉高祖)二年

六月……雍(州)地定，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中

地、陇西、上郡。”卷 28 上又言:“至武帝攘却胡、

越……北置朔方之州(师古曰:“胡广记云，汉……

分雍州置朔方刺史。”)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

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郡)部，置刺史。”［6］由

此可见，至迟在西汉武帝时，“雍州”作为实指地域

已得以确认，只是被“凉州”、“朔方”和政治中心的

“司隶部”等名称所替代(区域范围也被相关政区分

割)。东汉初年曾设置过雍州，《后汉书》云:“(隗)

嚣乃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世祖即位，拜
(郭伋)雍州牧”。兴平元年(194)汉献帝分凉州河

西地区置雍州，随后，“(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

复《禹贡》九州。《献帝春秋》曰:‘省司隶校尉及凉

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7］。雍州的区域范围，一

度有盖合先秦史籍中的“雍州”之势。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雍州

三国魏时，改河西为凉州，雍州实指关陇一带。

时至西晋，雍州所辖区域较魏时的雍州缩减一半左

右(析秦州所致)，仅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及宁夏、甘

肃的一小部分。东晋南北朝时期，诸多政权都设置

有雍州政区，但地域很不稳定(表 1)。

(三)唐宋及之后的雍州

隋代于长安复设雍州，但不久更名京兆郡，辖境

相当于今西安、铜川、咸阳及渭南部分地区。唐武德

元年(618)改京兆府为雍州，开元元年(713)再次更

名为京兆府，辖境与隋代京兆郡相当。五代时期，雍

州作为政区地名多有沿用，如“开平元年(907)夏四

月，废京兆府为雍州”［8］、“同光三年(925)三月辛

酉，诏本朝以雍州为西京”、“晋天福八年(943)四

月，华州节度使杨彦询、雍州节度使赵莹命百姓捕蝗

一斗，以禄粟一斗偿之”［9］等。入宋之后，雍州作为

虚指地域，应存在了较长时间，如《宋史》记载:“天

禧元年(1017)二月，楚王元佐领雍州牧”、“明道初
(1032)，封(赵元称)荆王，迁雍州、凤翔牧”［10］。辽

代曾设置雍州，“属黄龙府”［11］，大概在今辽宁省境

内。时至元明清三代，雍州作为政区名称已完全被

弃用。

总之，“雍州”作为一地域名称，经历了从虚指

到实指，再到虚指的过程，贯穿了华夏历史进程中相

当长一段时期。就其实指政区而言，则呈现出减缩

趋势———这属于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演变中的一

个典型案例
［12］。然而，单论雍州的地理位置，尽管

在某些历史时期设置较为混乱，但大部分时间集中

于陕西中部，尤其是今西安及周边地区，如图 1、2 所

示。(图片来源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表 1 东晋南北朝时期诸政权所设雍州一览表

政权名称 雍州治所 所辖郡县(举例) 今地理位置 备 注

前赵 平阳 弘农郡 山西临汾一带

前赵 长安 始平、京兆、扶风郡 陕西西安及周边地区

后赵 长安 弘农郡 陕西西安及周边地区

前秦 安定 安定郡 甘肃平凉、庆阳一带

前秦 蒲坂 河东郡 山西永济一带

后秦 定安 安定郡 甘肃平凉、庆阳一带

后燕 长子 建兴、上党郡 山西东南部

夏国 阴密 ——— 甘肃平凉、庆阳一带

夏国 长安 ——— 陕西西安及周边地区

北魏 蒲坂 ——— 山西永济一带

北魏 长安 京兆、咸阳、冯翊郡 陕西西安及周边地区

北魏 ——— ——— 山西临汾及周边地区 东雍州

西魏 蒲坂 ——— 山西永济一带

西魏 长安 咸阳郡 陕西西安及周边地区

西魏 正平 ——— 山西新绛一带 东雍州

西魏 郑县 华山郡 陕西渭南及周边地区 东雍州

西魏 泥阳 白水郡 陕西铜川一带 北雍州

西魏 洛阳 ——— 河南洛阳一带 南雍州

北齐 正平 正平、北绛郡 山西新绛县及偏北一带 东雍州

北周 长安 蓝田郡 陕西西安及周边地区

宋(南朝) 襄阳 南阳、襄阳郡 河南南阳、湖北襄阳一带

齐(南朝) 襄阳 南阳、襄阳郡 河南南阳、湖北襄阳一带

梁(南朝) 襄阳 襄阳郡 湖北襄阳一带

注:此表主要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第 4 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历史地图、《辞海》(第 6 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薛国屏编著)“雍州”等词条和《中国高速公路及城乡公路地图全集 08 版》(交通部公路司、人民交通

出版社编著)相关省区地图;“———”为笔者受目及史料所限，暂无法确定相关内容;受政区盈缩、朝代更替等影响，一些政权对雍州的设置存在

先后顺序，如前赵、前秦、夏国、北魏等，区位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西魏政权对雍州设置较多，南雍州后更名为“洛州”，而雍州(治长安)、东雍州

(治郑县)、北雍州(治泥阳)并称“三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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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第 5册《隋·唐·五

代十国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

二、古今西安

西安不仅是拥有千年古都地位的历史文化名

城，也是今天国家重点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可谓横

贯古今、融汇中外。

西周都城镐京，位于今西安西南郊区的沣水与

滈水之间，是西安第一次作为都城登上历史舞台。

随后的西汉、前秦、后秦、北周、隋、唐等政权相继定

都西安，历时十数王朝一千余年。五代之后，虽有少

数政权定都西安，但时间极为短暂。纵观西安城市

命运的变迁，其作为今天举世闻名的古都之一，主要

是西汉、唐朝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

使然。

进入现代，西安曾被中华民国政府考虑作为战

时陪都(1932 年 6 月成立，1945 年 3 月裁撤)，大有

复兴崛起之势。新中国成立后，西安作为陕西省省

会，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2001 年，西部大开

发战略提出、运作，西安的城市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

的提高
［13］;2009 年 6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与

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随

后大西安规划提出，西安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得到

了政策层面的巩固和加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西

安在西北地区的中心地位必将得以彰显，国际大都

市的城市定位也一定能够实现。

三、西安的别名、简称之争

诸多大中型城市都有简称，或反映其地域事物，

如宁波的简称“甬”，重庆的简称“渝”;或体现该城

市的某种历史文化特质，如广州的简称“穗”，福州

的简称“榕”。当然，城市的别名也是彰显其特色的

一个方面，如成都的别名“蓉城”，南京的别名“金

陵”或“江宁”。

对于西安的别名，“长安”虽当仁不让，但与西

安、石家庄的长安区及全国为数较多的长安镇(10

个)、长安村(25 个)叫法相同，歧义现象无形中冲淡

了其对西安特质的体现。“西京”也有一定的代表

性，甚至可以与北京、南京及日本东京相呼应，但历

史时期诸多政权设置过西京，但位居西安的只有后

唐、民国抗战前期等较短时间，作为西安的别名难以

彰显其辉煌历史。

就西安的简称而言，“镐”的呼声一直很高，主

要基于 4 点:第一，镐京是西周时的都城，能充分体

现西安的历史地位;第二，镐京遗址的位置不仅符合

西安的地理区位，也能彰显西安在历史时期和今日

在西北地区的地位;第三，镐京在历史上有很高的政

治地位，且解放前西安曾一度以“镐”为简称，而“丰

镐东路”、“丰镐西路”的命名也体现出“镐”较强的

可行性;第四，“镐”的音意俱佳，蕴含的文化韵味与

魅力和西安名城的地位相称，其结构特征也与中国

目前各大中城市别称较为相仿
［14］。然而由于“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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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较为生僻，且易被外地人士误读为 gao(搞)，从而

出现歧义等原因，最终在 2005 年 12 月的一次民意

调查中，有 83%的受调查者未予认同［15-16］。

当然，出于对西安的城市结构、域内河流、历史

遗迹等因素考虑，“丰”或“沣”、“灞”、“雁”作为西

安的简称也有人士提及。

综合而言，“长安”作为西安的别名无可厚非，

较之“唐都”、“西京”，且能更好地体现西安悠久而

辉煌的历史。但此“长安”已非今日政区之“长安”，

较多的长安地名动摇了“长安”对西安的专指。至

于简称，虽说五花八门，但都与西安存在较多渊源，

然而要充分体现西安的特质，却又都存在不如意的

地方。或许这正是西安简称至今无法定论，诸次民

意调查最终不了了之的主要原因。

四、雍州与西安的耦合性

西安作为千年古都，著称于世是因西汉、唐两朝

的文治武功使然，即便“镐京”作为西周的都城存在

了较长时间，却不能充分反映西安应有的历史辉煌

(在时间层面上代表性不强)。

雍州的区位虽因诸多政权的不同设置表现得较

为混乱，但指代西安及周边地区的情况相对较多，且

较为稳定，具有较强的历史继承性———魏(三国)、

西晋、前赵、后赵、夏国、北魏、西魏、北周均在今西安

及周边地区设置有雍州。即便是隋唐两代，京兆郡
(府)在很长时段取代了雍州这一政区名称，但区位

几无变化。

雍州作为地域名称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五代

之后，雍州逐渐成为虚指地域，最终淡出了历史政区

舞台。而西安作为历史时期诸多政权的都城，始于

西周，终于后唐(再后的短暂政权不计)。两者的
“辉煌”时期有很强的重合性———西安作为都城时，

雍州往往也相伴存在，且以西安城及周边地区为治

所驻地。几乎可以说，西安的都城史与雍州的命运

是休戚与共的。

就雍州的地域范围而言，历史时期大致经历了

由大变小的过程。而考虑到今天西安在西部大开

发、关中-天水经济区、大西安规划中的核心地位，从

国家战略层面来看，首先是西北大环境下的西安，其

次是关中-天水大区域内的西安，再次是关中地区的

西安。因此，雍州的变迁史，与今天西安立足西北、

引领关中-天水经济区、强化与周边地区合作的战略

规划不谋而合。

陕西省凤翔县别名“雍州”、“雍城”，其“雍州”

之名虽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却难得令人认同。

五、“雍”字与西安的相关性

“雍”姓与西安有较为紧密的联系。《郡望百家

姓》云:雍姓望出京兆郡;《姓氏考略》云:(雍姓)望

出京兆、平原。京兆，即首都长安直辖区，在今陕西

西安市至华县一带
［17］。

“雍”字的字形和结构，与唐长安城的城市平面

布局(图 3)存在较大程度的耦合性。如“、”相似于

长安城北部的大明宫及西内苑，“乡”相似于长安城

西部一带的河渠，“隹”相似于长安城东部的街道、

里坊。

图 3 唐代长安城平面布局图
“雍”字的主要含义为“和谐”，长安城作为汉唐

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其合理的城市布局

承载了彪炳千古的几度盛世。在数位有作为的帝王

与臣民的努力下，成就了大一统体制下多民族和谐

相处、国家间友好往来的祥和局面。时至今日，在全

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潮中，以“雍”简称“西安”，可

以巧妙地体现“和谐西安”之义。

“雍”字有“水泽”之义［18］。西安南枕秦岭，居

于关中平原中部，八水环绕，唐代长安城内更是五渠

交错，实为水泽胜地。而截止 2012 年 8 月，西安已

建、在建和规划建设的人工湖达到 28 个，水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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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平方公里左右，超过了 5 个杭州西湖［19］。这一浩

大的“造湖运动”，实现或有一定的难度［20］，但建成

后无疑将进一步水泽西安。

当然，以“雍”在一定程度上代指“雍州”，着实

有失偏颇。固然，“冀”可代指“冀州”，作为今河北

省的简称(河南之“豫”同理)，为其提供了借鉴之

例。同时，“北上广”作为北京、上海、广州的简称也

得到了社会上的普通采用，但“雍”有其特殊性，应

加以区别对待(“雍”邑、“雍”县有其专指地域)。

六、结 语

定位于今西安及周边地区的雍州，在历史时期

所有的实指政区雍州中占主体地位，且与今天的大

西安地域存在较强的一致性。而雍州作为一地域名

称的声望，也几乎与西安的都城史同进共退。今天

国家、地区对西安的不同定位与雍州的历史发展趋

势也存在很大程度的耦合性。另外，京兆郡在历史

时期为雍姓人口的郡望所在，也反映出“雍”与西安

的某种渊源;“雍”字的字形结构与唐长安城的平面

布局，字义与西安的人文、生态环境建设预期也有一

定的契合度。因而，以“雍”作为西安的简称，是较

为合理的。(感谢侯甬坚、李令福、王向辉诸位老师

对拙文的悉心指导与点拨，感谢审稿专家给予的宝

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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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ationality for“Yong”as the shortened form of Xi'an
LIU Chuang

(Northwest Institution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China)

Abstract: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al history of Yongzhou an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urrent geographic location of Xi'an and strategic expectation based on national policy，the paper explored
the coupling between Yongzhou and Xi'an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tical statu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etc． Meanwhile，referring to the meaning of“Yong”，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Chang'an city in Tang
dynasty，and the measures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ctively and expanding water area，etc．，the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Yong”as the shortened form of Xi'an is reasonable to a great extent．

Key words: Jiuzhou; Yongzhou; Yong; Xi'an; Chang'an city; geographical location; Hao;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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